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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還是畫字？》
吾兄梁君令曾
師從嶺南書法大

家麥華三先生多年，他後來上京求
學，又隨李苦禪大師學習書法。李
苦禪和他說：「你書法已研寫多
年，現在可以畫字了。」言下之意
是書法的功力已夠，可進入畫字的
更高境界了。
畫家常說畫畫為寫畫，偏又將
寫字說成畫字，到底何解？書畫
同源，寫畫是因為將書法用筆入
畫，故稱寫畫，那為何寫字又成
了畫字？是否將畫入書法呢？
書法的章法與畫畫的構圖相
若，結字原理又與畫畫的造型同
理，用墨與國畫同出一轍，故從
繪畫的角度去看，字也是畫。書
法家寫字與畫家有小小分別，就
是書法家較重法度，畫家更重意
趣。
李苦禪寫畫有兩大特點，一
是熔中西技法於一爐，二是具
有意態雄深的金石元素。他
說：「不懂書法藝術，不練書
法，就不懂什麼叫大寫意和寫
意美學了。」
李苦禪的繪畫之所以比一般畫
家高出一籌，是因為他以書入
畫，憑藉幾十年的碑學功夫書寫
出渾厚拙樸的線條，以及豐富的

筆墨和巧與拙的處理，使人一眼
就可以識別出「這是李苦禪的
畫」。
一流的畫家，必有一流的審

美，書風也顯得強悍。書是畫的
延續，畫是無字的書寫。李苦禪
認為書至畫為高度，畫至書為極
則。李苦禪的畫是寫出來的，字
是畫出來的。他一生都練書法，
一生都臨碑。據聞《好大王碑》
在他手裡不知臨了多少遍，直到
逝世前6小時，他還在臨寫顏真卿
的《東方朔畫贊碑》。他喜歡顛
張狂素，在用筆的方折中增加圓
轉，因而他畫出中國正宗書法藝
術中獨樹一幟的「畫家字」。

新娘子在夫家
第二天的活動！

第二天起來，首先要會見一群村內
年輕的姐妹及嫂子等，由她們帶領
新娘子到村中的水井之處，擔兩桶
水回夫君家，因為當時一般鄉村均
仍未有政府水喉供應食水，去村井
處擔水回家是一項必須的工作，所
以也必須要認識前往水井的路徑。
同時也趁這個機會認識村中的年輕
姐妹及嫂子等人。
當新娘子去學擔水時，新郎卻
有一個更艱辛的使命，他要在早
上六時至八時半之內，沿村屋及
按年資，即年紀大者為先，拍門
入屋，親自邀請父老長輩們於九
時正之時抵達主家處飲新抱茶。
父老長輩們通常都躲在睡房之
內，並大聲回應說︰「我一定
到。」但新郎哥絕不能因此便馬
上離開，否則他們一定不賞面，
新郎哥一定要強行衝入睡房內，
用手接觸到對方身體的一部分，
最好是能夠緊握着他的右手，然
後再以極誠懇的態度及語氣，請
求他一定要賞面出席，新郎哥才
算完成了一個邀請。總而言之，
新郎哥一定要在這兩個半鐘之內
親手接觸及村中重要的父老長
輩。一般較年輕的叔父則可能站
在門口雙手緊握新郎的手表示
一定出席。
九時正，新娘子奉茶時間到了！
其實新郎及新郎的父親和近親等也
要先做一番功夫，就是事前安排好
座位，屋中神枱前最中心的一個
位，必須留給村中名望最高的父
老，左手邊次之，右手邊又次之，
然後是左手邊第二位，右手邊第二
位等等，如此類推，並由新郎的父

親親自出馬，父親的兄弟也必須出
手協助，然後才算向村中父老有一
個正式的交代。
在此一定要強調一次，這些座

位次序是絕對不能錯的，稍一有
錯，或萬一有錯，如有某位叔台
認為他的坐位被編排在一位年資
較低的叔台後面，這便代表了你
主家完全不尊重他，假如他憤而
離席，則整個茶會也破壞了！所
以，主家必須非常謹慎，當然如
有問題出現，另一位叔台如能合
作，自動願意改坐在那位認為要
坐高一位的叔台後面，便可以幫
主家挽回不少面子了。
這一群叔父輩，在鄉村重視輩分
情緒下，主家一定要小心，一下子
不小心，便會闖禍的了。如主家在
村中名望很高，當然又是另一番景
象了！幸而現在鄉村已現代化了不
少，這類情況可能甚少出現，所
以，我也乘這次機會，記錄下來，
以免煙沒！
言歸正傳，各位叔台大人坐定

之後，新娘子在一名女性長輩輔
導下，一一奉茶，行禮及收禮。
一般而言，開始那三至五位前
輩，均是非常「正經」的，但第
六位之後，這老人家便開始「搞
笑」了，如投訴茶太熱，或茶太
冷，甚或說茶杯不乾淨等等，新
娘子及伴娘就必須要醒目，知道
這些均是「搞笑」的行為，在不
得罪叔台們的情況下，也可能將
這茶敘變為做「歡樂今宵」。
總之，新娘子在差不多二十四
小時內，便可以認識了村中父老
叔嬸青少年和兒童，透過這一連
串活動，新娘子可愉快地融入該
村的生活圈內了。

認識了兩位內地酒店業的
管理先鋒高層，他們見證了

30多年前北京廣州兩間中外合資五星級酒店
的誕生！他們就是中華廚藝學院課程經理
Pierre劉惠平先生、還有彭總彭樹挺先生。
Pierre回憶當年中學畢業，為了包「5餐」到

半島酒店工作，每天清早去清潔肉車餅車和芝
士車，非常努力。彭總在內地出生，遇上了文
化大革命，做了知青當了農民，非常積極，後
來被派到廣州酒家一間非常著名的酒樓去洗
碗、半夜蒸飯，「當時我非常難過，因父親在
大學教書，在大學長大，對飲食業非常討厭，
委派這工作我想撞上汽車了斷自己，幸得父親
鼓勵，這個行業不錯，起碼可以飽肚。」
兩位年輕人不單接受現實，甚至愈做愈

好，他們見證了南北兩間最初期中外合資五
星級酒店的誕生。「1982年開業的建國飯店
老闆是美籍華人和國家旅遊局合作，請了半
島酒店200多人的團隊作管理，我是其中一
員，但當時他們不明白什麼是服務，因為做
36不做也36，大家是平等的。後來經過了很
多的努力，才將他們的態度改變，接受了根
據香港的標準的禮貌服務！當年物資短缺，
我們這些香港員工每三個月放一次假，負責
帶來一箱箱的絲襪、胸圍、內褲，他們很多
也是第一次穿高跟鞋哩。」
當年同期開業的廣州沙面白天鵝賓館也同

樣轟動，「前來應徵做服務生的人站滿一個
球場，800人選一位，當年就是人才鋼才一起
上。老闆霍英東先生高瞻遠矚擁有愛國心，
白天鵝賓館開創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風氣就是
四門大開！」當時我們都好驚，混亂了怎

辦？霍先生強調一切包在他身上，因為沙面
是當年法租界「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現在
有了一間高級酒店當然讓老百姓也可以享受
到。還記得當天開幕真的人山人海……
「大家都聞風而至，有一些北方人穿着鐵

碼的皮鞋進入，為免弄花大堂的大雲石，酒
店請了保安負責將鐵碼脫掉，人們一樣歡歡
喜喜的走進來。酒店的公共洗手間一共有四
個，每一天消耗的或者消失的卷紙多達200
卷，因為大家家裡用的是草紙，甚至有人帶
螺絲批弄走廁紙架；又或者好奇打開抽水馬
桶去研究，一下子打爛馬桶蓋，當時也很頭
痛，因為都是進口貨，我們想到請佛山陶瓷
廠幫忙，他們很快便將配件弄好了。」
今天內地的旅客因改革開放，早見過世面，

而開放的局面竟與白天鵝的法國麵包有關，所
以只要有開放人民生活才可改善，眼界才得以
開闊。其實兩位酒店開荒牛是智者，當年遇到
的難題都可架橋建路勇往直前。付出就是傑
出，一個人的價值並非擁有多少，而是為旁人
付出多少！霍英東先生義無反顧的四門大開正
是擁有極大的勇氣和眼界！Pierre和彭總都以
過來人的身份，鼓勵每一位年輕人努力是數學
級數一加一等於二、機遇是幾何級數，二乘二
等於四！人一定要擁抱夢想，能吃苦、能動
腦、能學習必定
成功！

能吃苦、能學習必定成功！
看到一個漂亮的貝殼，你會想到什

麼？這個貝殼是在哪裡找到的？還是
這個貝殼值多少錢？
我想到的，是貝殼用作商業交易工具的時代，那個

時代，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島嶼，還有非洲、北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區，都把貝殼當成現代的貨幣來做買賣。
那個時代，怎會想得到在21世紀的初期，竟然會出
現像比特幣那樣的虛擬貨幣？當然更不可能想像現在
在內地普遍使用的手機付款了。
朋友說，我是絕對不能到內地去的，因為我沒有申

請手機付款，帶現鈔進內地可以說毫無用處，連乘搭
計程車也出問題。當然，只要辦妥手續，隨時到內地
都沒有問題，而且現在辦理這些手續不是挺方便的
嗎？從貝殼想到從前的以物易物，覺得也挺好的，只
要手上有物品，就可以換到自己需要的物品，雖然不
是等值的，但生活應該無憂吧？哪像現在，手頭上如
果沒有現鈔的話，生活就過得艱苦得很。
從貝殼到使用紙幣，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年才出現？

據知咱們中國是使用紙幣最早的國家，那是在唐代出
現的紙鈔雛形，叫做「飛錢」，是一種可以進行貨幣
兌匯的文券，又叫做「便換」，有點像如今的匯票。
到了宋代，在四川地區出現了真正的紙幣，叫做「交
子」，那是具有貨幣流通功能的活期存款單，由商人
開辦的「交子舖」發行。但由於是私營，商人為了私
利，所以流弊很大。直到宋仁宗時，朝廷為免流弊，
才設置了歷史上第一個官方紙幣發行機構，名叫「益
州交子務」，才減少弊端，成為宋朝川陝四路的法定
貨幣，與錢幣並行。
清代發行了兩種紙幣，一種叫「大清寶鈔」，另一種

叫「戶都官票」，官票以銀両為單位，寶鈔則以制錢為
單位。由於輕便，受到民眾歡迎。如今之所以稱貨幣為
鈔票，就是由上述兩種紙幣名稱的最後一字合成。

貨幣隨想

當人生走到下
半場的時間，相

信每一個人也有機會靈光一閃
過看看上半場自己的人生走成
怎麼樣？！人往往喜歡在中間的
時間，做一個簡潔的上半場總
結，作為你自己有沒有思考過
上半場究竟你快樂多一些還是
痛苦多一些？
當然有很多成年人第一句會問
的是以物質行先計算快樂定是心
靈上真正的快樂？相信前半生很
多人都認為身體健康、自己年輕
力量強勁，也沒有任何包袱，心
靈上一定比家快樂，有更多人
認為年輕一定會比年老好，所以
上半場的人生一定是走得精彩，
有些人亦用物質來衡量自己的快
樂，可能覺得上半場人生已經賺
了整場人生的費用，所以覺得自
己很快樂，你又如何呢？你又怎
樣回顧你的上半場人生呢？
有一套電影名字叫《我的五步
男友》，最後的一句終結說話：
「生命短暫不要浪費每1秒。」
有很多人對這些反應絕對是正面
的，差不多每一個人聽到這一句
說話也覺得自己很了解、很認同

這句話，但以為自己很了解、很
認同這句話的人又是否懂得珍惜
自己的每一秒呢？
我小時候九歲開始，我身體的
狀況便開始起了變化，心肌肥大
令到我每逢大哭，心臟便會劇烈
腫痛，要到醫務所或者醫院打一
支針才能沒事，九歲是我人生的
起點，正式來說，是我成為一個
永遠病人的起點；因為身體的細
胞天生不好，所以由那個歲數開
始我經常進出醫務所，17歲那年
突發性的病發差不多要切除雙
腳，好在我的信仰令我找到一個
很好的醫生，用了多年時間每日
幫我打針，給予我適當的藥物醫
治，才能保持雙腳用到現在。
但到了20歲那年遇上一場嚴重

的意外，又差不多毀滅了我的右
手及左腳，慶幸的是當年還年
輕，康復比預期好，再者去到40
歲那年，發現自己身體某個器官
出現了我家中遺傳性的病況，但
又不能切除，只能夠求醫治療，
來到50歲那年就停止醫治了，我
並不是痊癒而是醫生說，能夠做
的都做了，留待上天眷顧，祝福
人生下半場！

生命短暫不能浪費每一秒（上）

今天分享的實驗，之前已簡
單跟大家提過，現在我們深入
探究。

我第一次看《E-Squared》這本書，發現有很多
的實驗都可操作，我做的第一個實驗就是測試。
如果世界真有中央能量，我們每個人都能接觸

「領域無限的可能性」的話，我想要中央能量清
晰地告訴我他的存在。這裡所說到的中央力量，
有人稱之為神，若你相信神的存在，那你也能應用
這個實驗。當時，我設定了48小時，讓這份能量
或神，清晰地給我一個標誌──他的存在。
那是令人不可思議的體驗，讓我知道了他的存

在。有段時間，我每天都很努力工作，在那之
前，爸爸曾叫我注意身體，但那段時間我在弄一
個頗大型的項目，每天除了4-5個小時睡眠時間之
外，我分分秒秒都想着這個項目。項目結束後也
不願意休息，還想繼續開始其他新的項目。
其實是想用忙碌來獲取充實感，對付內心的不

安。女朋友也多次提醒我注意身體，與其逼自己，
倒不如讓自己在狀態好的時候才開始，然後我就看
了《E-squared》這本書，看完後就做了這個實
驗，合共48小時。我是那天下午5點開始，因此到
第三天下午5點就是完結。到了第三天的6點時，
我就質疑──「這個實驗不靠譜，都6點多了，什
麼都沒發生過」。
然而，在我不以為然的一剎那，我就在公司的廁

所便血了。當時我害怕極了，不知發生了什麼，就
感到頭暈，無法自控而跌倒在地。我想打開廁所
門，讓同事幫忙叫救護車，但一點力氣都沒有。我
失去了意識，但不太久，因為醒來時還沒到7點。
醒來之後感覺也沒事，所以沒去醫院檢查，因為我
身體一直很好，從沒生過大病，我小時候踢足球也
曾經代表香港的。
所以，我在暈倒醒來之後，完全忘記了這個實

驗，直至晚上回家，女朋友問起，我還跟她說︰
「那個實驗不成功，什麼也沒發生過。」然後她

問我︰「你這麼久以來有沒有試過暈倒？」我才
猛然想起，原來之前我爸爸和我女友對我說過的
「注意身體」，就是一個很清晰的提示，原來，
一直以來它都存在，並在我需要的時候，作出清
晰的提示。後來，我才想起，當我們處於第二階
段，即感到內心平靜的時候，就能夠經常地清晰
聽到，看到，留意到這些提示。其實我們處於第
一階段的時候，他也存在的，只是因為我們內心
太嘈雜，導致我們就算接收到提示，也都完全視
而不見。當然，對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提
示，例如當時的我，需要的提示是「注意身
體」，因此我得到了。
其他人看了這本書，也會得到不同的提示。比如，
有人正好在那一天找回了失蹤一年的小狗，有人在那
天遇到了他的完美伴侶，這些事件的發生，其重點
在於，並非你希望他給什麼提示，而是你處於的
那個人生階段裡需要哪些提示。所以，當你的生
活向你作出「提示」時，記住切莫忽略它。

不要忽視生活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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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曆四月起，整個小鎮
就開始盼雨。天氣預報成
了眾人心情好孬的指揮
棒。天氣預報說三天後有
場大雨；天氣預報說再過

兩天有小到中雨；天氣預報說下星期連續幾
天小雨、雷陣雨；你家這幾天澆地了麼；你
家井水還能抽幾個小時；你家那口井乾了
麼；你是從哪裡拉水澆樹的啊；現在抽水多
少錢一小時呢。這樣的話題，充斥在大街小
巷中。
乾旱是這個季節常有的事。村子所處的位

置偏高，在小鎮西部一處小山腳下。以前山
嶺荒蕪，經常可見大雨後泥石伴着雨水從高
處衝下。村子的西邊、中間和東邊，各有一
條乾河溝，像是被誰一斧子劈開了的。村周
圍植被茂盛後，水土被牢牢護住，即便接連
下上幾場大雨、暴雨，也不再有砂石順着河
溝氣勢洶洶衝下的現象。即便有水流嘩嘩，
也已是被植被過濾後的清水了。沒有人再大
量撿拾柴禾，山嶺少見裸露的地表，偶有泥
沙也移動不多遠，就被周圍一蓬蓬一片片的
野草阻攔。
那些供泥沙奔襲的溝谷，已到處長滿雜

草，難見裸露的地表了。那種一遇上大雨暴
雨就出現的渾濁的水流，那種頻頻傾瀉的泥
沙，十幾、二十多年不見了。有降雨驟減的
原因，歸根結底，是耕種的壩子多了，周圍
的植被多了，雨水有了層層阻攔。
拾柴禾的少了，雜草等植被迅速增多，各

種不知名字的多年生植物，一年年從山嶺上
冒出、長粗，開墾的壩子多了，莊稼、果樹
栽種得也就更多。這些植被都需要水源供
應，村子裡為此建立起幾個大蓄水池。不少
人家為了方便，也自己掏錢打了深井，在自
家果園旁就近建了多個小蓄水池。我們這個
地方，一年下不了幾場大暴雨，春夏秋三季
缺雨尤其嚴重。春花、夏長、秋結果，漫山
遍野的莊稼果樹，對水的需求量特別大，若
遇上大旱，單靠幾口深井幾個蓄水池，遠遠
不夠。不過，只要不是太少雨，蓄水池和深
井裡的那些水，維持個把月是可以的。
這個春天，總共沒下幾場雨。四月份後，

一場透地雨沒下。幾場小雨，少的只能打濕
地表。說雨小，鄉親們有個形象比喻，叫

「還不夠灑（音同篩）煎餅的」或「也就是
夠灑煎餅的」。煎餅是這個地方的主食，圓
形，直徑半米至一米多，厚度約一毫米。晾
乾存儲。吃煎餅前要先用小噴壺在煎餅上灑
點兒水，讓其吸水變軟，疊成長方形，便於
握持食用。灑煎餅的水非常之少，能滲入的
深度，也極其有限。
這種說法，誇張的成分是有的，降雨少，

卻是個事實。前些天，在微信群裡見到一則
報道，還有照片。新聞所報道的，是離我老
家只有一千多米遠那小閘口村的缺水問題。
三十幾根水管，插到一口正方形井口的深井
裡，井口邊長大概不足一米，有個四十多歲
的老鄉手腳並用，肩膀以下已下到井筒中。
他是要下到井中調整水管頭深度的。那麼多
水管，有的水管頭高點，有的水管頭低點。
水管頭排不整齊，稍高點的，就需要不斷向
下調整深度，才能保證抽到更多的水。
我家果園裡有兩口井，一口我家的，後來

三哥經父親同意，也在我家果園裡打了一口
深井。兩口井只隔幾米遠。他家的井打得
深，我家的井水就受到很大干擾，原本充足
的水源一下子被他家的深井截胡了。每年春
夏，只要天稍旱，我家水井的水就不夠抽，
再旱些，連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供應不上。
村中的井，大多如此。天旱了，開始澆地

澆樹。天更旱了，井裡的水不夠用，積攢上
一天一夜，間斷着澆地。旱到一定程度，積
攢的水只夠日常生活用。於是，開始找井旺
的人家套近乎，靠面子和付點電費，抽機會
用人家的井水澆地。實在套不上近乎了，就
明碼標價地買井水澆地。當村中和鄰村那幾
口旺井的水也不夠抽時，買也買不到了，就
開着車去更遠處一車車從別處買水澆地、澆
樹。在別處買水也不能救急時，只能眼巴巴
看着果樹旱死。
上次回老家，父親告訴我，南上河那塊地

已枯死三棵山楂樹。其餘那些沒旱死的樹，
山楂都落得差不多了，今年肯定收不了多少
東西。若繼續旱，恐怕還會有樹陸續旱死。
那裡比較偏僻，地勢又高，周圍沒有河水、
井水可用，想澆也沒法澆，只能眼巴巴看着
果樹們在那裡一天天艱難地掙扎。
進入四月，父親就隔三差五去地裡澆樹。

澆樹的情景，如鄉親們一樣。到最後，買水

拉水都行不通了，就只能看着果樹旱死。然
而，哪怕只有一絲希望，父親也在想辦法澆
樹。水不多，夠澆幾棵算幾棵。他的想法我
明白，能不減產就不減產，保不住產量就保
樹。實在不行了，能多保住一棵樹，就多保
一棵樹。果樹不是小麥、花生、地瓜、豆角
那類莊稼，一旦死掉，長了多少年的樹就得
再用多少年才能「養」回來。一棵年產六百
多斤二十幾年樹齡的樹，補上一棵幼苗，沒
有二十幾年養護，根本達不到同樣的產量。
更何況，新栽的樹苗最初幾年不結果，只有
投入，沒有收入。
開春後，鬆土、授粉、疏花、剔果。完成

這些固有流程，本可以歇歇的，卻又一次遭
逢天旱，老家的父老鄉親們，一下子跌進抗
旱的節奏中無法自拔。蓄水池的水用完了，
井水沒有了，買不到水了。這個過程，不光
是忙碌，還挺鬧心，彷彿是在經歷一場不知
終期的抗爭着無奈着的慢慢煎熬。一個旱
字，讓整個小鎮的情緒，在晴朗的烈日之下
陰鬱起來，焦躁起來，感染上每一個人、每
一顆心、每一張臉。
天旱，受苦的不光是耕種田地的鄉親，鎮

上的居民也受到不小影響。近日，我家的自
來水偶爾會渾濁。供小鎮居民生活用水的自
來水公司，面對久旱缺水，也不得不採取深
挖、再深挖、時常停水等措施，以保證生活
用水的供應。醒得早，我常天不亮就起床，
到附近轉悠轉悠，鍛煉鍛煉身體。那天路遇
兩位陌生的老太太，她們正在談論乾旱缺雨
的事。一位老太太訴苦，連續乾旱，她家的
花生、玉米一直種不上。若再不下雨，只能
靠人工澆水播種。只不過，那樣費時費力的
忙活，只有實在沒轍了才去選擇，是「下下
之策」，勉強算個可選項。
小鎮家院裡的花草，也萎蔫了不少。好在

都比較輕微，敞開水管澆灌上一遍，立馬就
精神起來。老家那邊的果樹，可就沒這麼幸
運了。壩子邊、坡嶺上、懸崖側，那些大小
不一的果樹，在乾旱年份只能真心實意等
盼。雨下不下，都牽掛在心。
抗旱不分晝夜晨昏。井中有水了，就開

始，待旱情緩解，方結束。老家的果樹，旱
死了的，沒法再救活，沒旱死的，正扯動着
晨昏大幕，任父老鄉親們隨時來去。

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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